台灣研究中心

採訪越南的中國學學者節目

	採訪阮文鴻副教授採訪者：朱垂蓮
( 源自正式錄音帶 )


朱垂蓮：我想請問老師一下，到中國進修一事對老師的工作與研究過程有何影響呢？

阮文鴻副教授：首先，之所以老師到中國進修，是因為中國文化乃世界上甚為深淵和多元的文化；其次，甚至當老師被推薦到中國進修的時候，老師仍未深入理解到這是一件自己能受益的事情。以老師的看法，中國文化與越南文化有著莫大的關連。然而，這種息息相通的關係卻給我們帶來困擾，我們覺得會對某些事情摸不著頭緒。由此可見，這就是文化的差異；而我們祇需要研究這個差異的問題，就已經是一門學問了。再者，文化本身有一個混和的過程，即是混合，而我們通常稱之為混合文化 ( mix culture )。然而，在始初的階段，都會免不了遇到重重困難，未能即時融入，必須要經過一個過程，而中國文化逐漸傳至越南的過程乃屬一個拖延漫長數千年的過程。若我們以北屬時期1000 年算起作為中國人在越南生活的千年過程中，很多時候，我們會接納其傳入的文化，在初期，我們祇會不經不覺地接納，到後來，竟與道地文化混合在一起，然後接納，久而久之，其中優越的、可以長期接納的則長期接納。透過這種方式，我們得到一種見解：文化、對文化的認知和接納文化，是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是源自混合文化 ( mix culture ) ，而演進為所謂融合文化 ( integrated culture )；融合文化發展到某個一定的階段時，將會演變成自己個別的本土文化。有可能這就是老師後來在研究中國學的整個過程中，所得到的最大收獲。其次，是對這種文化的認知；文化的涵蓋十分廣泛，但這種文化…其實，華夏文化是一種十分開放的文化，它開放到邊疆，無所不在。因此，文化具備著高度的被動性，中國人有餘力突顯出它的被動性，因為它是開放的文化，所以，中國文化是被動的文化；然而，我們要這麼說：中國、漢人，對自己的文化感到十分自豪，之所以漢人亦有所受限於常把其他各國傳入自國的文化視為自己的文化。因此，當看到別人優越的一面時，則毫不猶豫地把它當作自己的文化，老師曾對中國文化的學者們提及此事。之前，中國文化被視為相等於漢文化，漢即中國，中國即漢；老師在與各位中國學家互相談論有關中國的專業會議上曾提出反對，但亦要花上數十年後的一個漫長過程，老師才徹底理解到這個問題。其實，漢文化並非可謂單純的文化，中國人所講的漢文化使其演變成中國文化，乃屬一種混合多元的文化，到最後，融合起來，演變成今天的文化，甚至連中國文字亦不例外。現在，以重造字的過程來說，中國借用了很多越南現在文字的辭意，譬如：我祇說中國的『竹』字，中國的『竹』字祇是『竹子』的意思，但越南則是竹子、樹行、熱帶竹子等…所有各種很多的字義，中國想要說『竹』字時，就要說到其他地方了…與南部竹子相比的話，必有其一定差別之處。如此，文化本身的問題就會偏往南方；當偏往南方時，最大的問題就是受南方文化的影響，時偏往南，時又往東，中國人逐漸對海洋有所認識。故此，始先文化就是有關海洋的文化。另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就是：漢文化已融入了後來的水稻文化。正因如此，我才對他們諸位說：在我自己整個研究的過程中，逐漸瞭解到漢文化主要仍然是乾稻文化、是游牧民族的文化、是高原民族的文化，而不是那片片一望無際的水稻文化。因此，以我的看法，基本上，漢文化的本質是乾稻、稻麥文化
；至於後來由南方說起的百越文化祇是面積廣闊而已，後來已融入了中國文化，居民日益俱增且日趨發展，邁向國際文化。正因如此，透過那個問題，我們要提及文化中兩個極為重要的因素，今天的中國文化，主要是由漢和百越兩個因素構成；又正因如此，與我們相連的是歐越和樂越。我們歷經千年北屬，由此可見，從前，其實中國常以統治成幫的方式與亞洲接軌，換句話說，中國有很多個可以使其成為一個大帝國的國家，而要成為一個大國的話，中國就得掌控這整一個天下。但到後來，對天下的認知亦逐漸有所改變，天下不單祇是一個中國，因在上古時候，中國自視為一個碟，中心點有一個碟，而周邊則空無一物；所以，當時中國的天下未包括後來的這條界線。逐漸到了現代時期，中國才理解到何謂天下。因此，在近代時期，中國仍使用舊的世界地圖；所以，很多時候要畫英國，邊界就會接近中國的，大概就是這樣。古時候，中國人對邊界的認識並不是十分清楚的，而一直都自視為中心點，且認為週邊的人全都是蠻夷之邦，故有『洋夷』之稱。但起初的時候，我們也可以這樣說：中國人的蠻夷之稱並無惡意，這是文化。各位同學逐漸要對其有所認知。很多時候，老師上課已講解過了，後來又忘記了！但當同學們本身日後…漸漸長期閱讀各種資料後才理解到，原來，老師之前曾有提及過了，而是自己已忘記吧！求學，是一個深入淺出的過程，或許，漢文化的理念是由南方文化影響到北方的文化呢！這個理念言自老師十分敬重的一位中國教授，怹是新彊維吾爾族人。所以，說實在話，中國文化可取之處，對老師來說，是要經過一個過程；這對老師來說，也許是老師收獲之最。其次，從越南，在屬地時期，越南的文化根基已接納了無數的中國文化。因此，瞭解中國就會瞭解越南，包括整個古今的過程。到了這個現代時期，我們就要這樣說：若不瞭解孫中山，就無法瞭解到民族主義。所以
，當老師翻譯的時候，老師校訂了孫中山那卷三民主義…甚至胡志明本人也說：我將會是孫中山的小門徒。大家都懷著共同的渴望：渴望獨立、渴望自由、渴望民生，這就是所有外國領袖的共同理念，亦為爭取獨立自由之道。故胡伯伯的箴言謂：『沒有什麼比獨立自由更可貴』。獨立自由甚為重要
，但在西方國家，現代自由的真面目已逐漸被掩蓋了。至於民族獨立，在亞洲甚為普遍，亞洲落後，故在近代時期被西方國家征服。所以，在馬克思文選裡有這麼得體的一句話：
『這是城市征服農村的時代，而東方則被西方征服，意即工
、商業征服了農業居民』。 漢人與越南文明的相似點在於：
均是農業居民，而農業…並不被套用於現代生活，而欲現代化則要依賴工業，且要吸收國外的來轉變成為自己的。所以
，這就是文化的一個過程。中國意識到自己工業的落後，所以，我們才能看得到中國歷經了多少年來由古代、到近代、
至現代，整個融入工業化的艱辛過程；談到人呢？可能老師是其中之一…老師不曉得是否已有誰人發現，但可能最早是在越南，老師是發現者，近代時期就是融入的始期，老師已常在課程中頻頻提及這個問題。起初，尚未有發言者，正因此故，現在，有很多人接納這個意見，並把它變成自己的意見，甚至變成題材。因此，在自己的題材裡，老師強調有關研究中國維新、日本和越南維新的問題，變成第一個…的人
，有可能，那個過程就是在中國、在北大( 北京大學 ) 學習文化的過程。再者，老師就讀北大的時候，老師這樣認為：北大是一個思想自由的地方，思想自由的地方就是開放自由
，不承認任何一種限制；正因此故，通常就讀北大的學者很少寫書，而全部投入寫報章，因為，在報章上，可以流露無遺地發表很多新的意見；所以，老師的導師認為如此。至於寫書呢？無論如何都會被隸屬，無論如何都會抄襲別人的，
且在這樣的一本書裡，很難完全清楚地提出自己的理念，因為，它已被排擠在所有的共同模式裡；所以，寫報章、寫雜誌的內容則可自由發表，這就是人家結晶化之言論。因此，有很多人來請老師並推薦老師寫這本書，但老師不寫，老師已寫過無數的書籍了，寫書就要等自己有時間、有思索、有思考；另外，就是翻譯，翻譯當然會被隸屬於資料，所以，有人來請老師翻譯，但老師不譯，有很多家翻譯的酬勞是很高的，但毫不重要！關鍵在於我們能做得到什麼？當毫無一物屬己的話，老師是不會做的。同時，那整一個過程裡，其實，在中國就讀的時候，老師已理解到一點，那就是：要有獨立的思考。那麼，從中國人身上並透過中國的初期文化，老師已接納了兩件事情：第一、就是要勤學，而對於中國人的勤學，孔子有特別強調，就是要精學，而非博學，博學亦無濟於事，若不付諸行動，枉讀萬卷書矣。第二、就是要懂得『思』( 思索 ) ，老師這樣認為，這是求學必要的兩個重
大關鍵。其次，中國有很多有關學習的榜樣，隨時可以為了追求學業而犧牲，或為了追求某種思想而奮鬥終生。他們都懂得尊師重道，求學以立身，這是否也給我們一個同樣的意念？我們想要在創新中、在接近聯想思索中有一些我們要思考的東西，而非被動學習。這就是老師透過在中國就讀所對中國的接納。再來，盡其所言，中國的民族意識十分強烈，但這是中國人教我們對自己的民族要有強烈意識，那是一個無比重要的問題，而那個問題讓老師在很多次座談會上、很多次國際會議上、或很多次演說有關中國的演說會上，老師就是可以解答人家各種吹毛求疵的問題的人…譬如，就這件事情來說，有一次，老師跟友人聊天的時候，老師說：中國人中最老實是孔子，因為，孔子不會說：『述而不作』，事實上，我哪有什麼創作呢？事實上，怹是一位文化傳載家。而現在，以現今時代來說，各位科學家必須對此有認真充份的認知；很多時候，我們抄襲別人的作品，就要說是我抄的，而我們一直抄襲別人的東西後，卻套上自己的名字，自認是自己的作品，這是很多現在年輕科學家的醜行，這樣子做得很快，作品出來後還要當教授、還要做這做那等其他的…抄襲別人的東西而不承認是抄襲的，好些時候，甚至會把別人的作品整本都抄過來，在中國稱之為盜文。在中國也不例外
，那亦是研究中國學學者的道德。所以，談到這一方面，由此可見：一、就是要有民族理念；二、就是要有做人的道德
，而其中，身為科學家的就要從培訓過程中培養出良好的道德和深入的認知，要有民族意識、從事科學研究的意識、獨立意識、創新意識。因為老師接受西方文化的薰陶，在英國學習到很多；之前，老師在法國就讀，從小學一年級到中學一年級，老師有讀到很多法國的文化；所以，到後來，老師亦有機會接觸到很多西方的文化，使老師有更深入的思考，思考到自己文化的優異。當自己還年輕的時候，曾想做得到很多事情，而至今已有太多的限制了…上述兩個問題，說易難行！包括鄧小平，想要自我解放，鄧小平高舉毛主席的旗幟。毛澤東有很多我們須要學習和繼承其對的地方，然而，毛澤東也有很多不對的地方而鄧小平暫擱下，絕口不提，因為，假如話說出來，就會連累到鄧小平自己本人了…透過這個問題，在越南，老師仍愛慕阮廌、愛慕胡志明；所以，老師十分反對文廟供奉朱文安，怹保守極了！中國勝過中國，漢勝過漢；至於阮廌十分英雄，怹是個宣言一目了然的人，怹的喃文詩甚得好評，阮廌才是真真正正可稱位的文化家。所以，老師愛慕阮廌。第二個老師所愛慕的人是胡志明，在我們學習的過程中，我們理解到胡志明對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哲學有所認知，孫中山也不例外。正因如此，胡伯伯說
：我是孫中山的門徒；老師認為：確實如此。因為當孫中山接納西方文化的時候，當時的西方革命已為自己的民族開拓出獨立之途、在中華大地上尋找到中國人的家產、為中國人設想、替中國人辦事。直到現在，『三位代表』 也亦如此；
『三位代表』旨於民族利益、圖強民族、為民族設想、為民族爭取利益。然而，有很多人未徹底講解，當講課時就好比鸚鵡一樣…或是各篇文章亦以同樣的講解方式，云所亦云，重覆中國之所云。所以，輪到各位同學，就要有鑑於此，把自己的想法寫出來。譬如這樣：人家都一直在說鄧小平已高抬了馬克思主義，高抬了毛澤東的思想；但在老師的課程裡
，老師祇這樣說：鄧小平可取之處祇有二；第一、就是鄧小平對生產社會化有所認知，更正因社會化，所以就要融入。正因此故，所以，鄧小平領悟到馬克思主義的角色；因處於新時代，科技發展速度極大，所以，怹已補充了馬克思尚缺的一點，那一點祇能在這個時代才可以說的，那是什麼？科技是領銜的力量、是生產的力量，而鄧小平已領悟到這一點了。同學，妳看到了嗎？那就是頂天立地的才華！老師拜服到五體投地！當然，老師也要說實話，把話攤開來說，就是於1978 年的時候，鄧小平決定宣佈：『要給越南一個教訓』
！當時，老師難以接受！第二、對於鎮壓北京事件，老師曾對一位訪問老師的人這樣透露：『 最好是不該這樣做，然而
，歷史已演變成事實；站在歷史家的角度來說，我常希望沒有那件事情發生；站在人道立場上，我才這樣說…掉眼淚！當然，我不必知道來訪者是誰人，閣下問我，我就回答而已』
。所以，那些事情而…直到現在來說…老師仍然十分仰慕中國。此前，老師是不會的。老師所喜愛的學科是自然科學、是醫學；因為來到這裡，數學分數達 9.5 / 10 分，而物理則 
8.5 / 10分，所以，老師喜歡那兩門學科；至於史科呢？從
以前到現在，老師一直都不太注重，因為是係數 1，老師取得3分，雖然還是可以升班且名列前茅第一至第三名，但到最後，老師絕對不肯唸史科的。到了中國，在北大就讀了三年，老師完全玩樂而已，玩樂的日子，最低限度已超過兩年的時間，一直去玩樂而已，整天去玩；挑選一些有關法國文化、俄國文化、和各鄰近國文化的書籍來看，一看完就去游泳，游泳完又來看書。所以，老師對俄羅斯 19 世紀的文學
已耳熟能詳，普希金…很棒！老師也知道很多有關他們的浪漫史呢！
朱垂蓮：西方文化對老師有這麼多的影響，那麼，它對老師研究中國學的過程有何受益或影響呢？

阮文鴻副教授：正因為是民族文化的根基，所以受益不淺。

朱垂蓮：它對老師研究中國學的過程有何受益呢？

阮文鴻副教授：它相當自由，不保守。所以，當老師來到中國時，已逾30歲了，老師覺得…天啊！老師曾說，寧可遲，總比沒有的好。當然是〝 too late to do anything 〞，意指：事情已來不及了！但寧可遲，總比不做的好。然而，對於必須做的事情亦不會是太遲的。於是，老師自己考上了中國學系。因為，老師認為：中國很講究哲學。同學，妳有所不知吧！老師甚為精通中國哲學這門學科，甚至到這個程度，有很多課程，老師上兩、三次課去聽，老師連甲骨文都一起學。當然，要學甲骨文的時間不多，甚至上、下午都要上課，精神已經很緊繃了…孔子的思想、老莊的思想…老子，論及其哲學是博大精深的相當難，也有很多是言簡意深的；但深入理解莊子的思想，則覺得很棒！老莊思想帶有道教的性質。故可以說，中國文化給老師帶來四面八方的看法，但總括而言，是甚為廣泛及多元的。
朱垂蓮：身為在越南的一位中國學研究學家，對於一個小國旁近著鄰國深淵的文化，以老師來看，會有何困難和限制呢
？

阮文鴻副教授：有困難的。所以，我們要有本領，但越南人就有那種本領，已身為越南人，就要有那種本領；因為，正如一位台灣學者曾這樣說：很多東亞國家都歸屬漢，祇有越南老兄則否，這已證明了本領，且有很多中國人到此幫忙越南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因此，我們先要對中國敬重，我們要深入各層面去瞭解和學習，我們要投入鑽研，但要找出其差別之處；我們常要有自己個別的本領，那永遠是對的。正因如此，而老師認為：老師不會被…有很多人很懂得剽竊、引用他言，有人則從各方面嫌棄中國，有人則讚頌中國到無處不是的地步；老師聽到後，免談罷了！有很多是和老師在一起的學者，這是老師所體驗到的。而直到現在，有很多人藉此升官發財、權勢兩兼，但老師則無法接受這種行為！現在，有很多越南的才子研究家是老師的學生，十分敬佩老師；有很多人相當有理想、有抱負，對老師來說，亦深感欣慰的；明顯地，自己有很多很有才華的學生，如制蘭員      說：我只有100位讀者，但都是100位有價值的讀者；而閣下有一萬位讀者，但都是毫無價值的；閣下要人家閱讀您的作品，人家卻不理會；而現在祇要有100個人對您喝采…認知是一個過程，但那個過程愈早實現就愈好。可是，老師必須說：所謂大部份都是真理原則，那並非全然是正確的。
朱垂蓮：目前，有一些人認為，現在越南的中國學研究家所寫的文章常追隨著中國的腳步走，中國說棒，我們也說棒，是否很少有相反觀念的文章出現呢？

阮文鴻副教授：老師認為應該這樣：有相反觀念的人而觀念是對的，則該發表文章；反之，若不對的，就不該胡言，這就是問題的癥結點。凡是對的，我們必須學習，那才是科學家。真正的科學家就是要看得到對的問題，對老師來說，真理永遠都是太陽，若是不對的事情，老師亦會反對；但當我已提出意見而閣下的駁回是可取的話，則我甘拜下風；但若閣下不能駁回的話，則…所以，有才華的人就是懂得承認別人有本領的人。其次，當閣下看得見自己本身的過錯，也是一門藝術，千萬不要祇看得見自己本身的對。故孔子曰：聽其言而觀其行，嫌吾者乃吾師也；所以，若評者果真嫌棄中國而是嫌得對的話，那麼，中國就得要當心了！而稱讚中國的人，若稱讚得對的話，中國亦得接受。譬如：老師聽到那些人都一直在稱讚越南、越南是世界排行首榜、越南如何又如何等…但老師也不喜歡中國這一套，中國是很客氣的，所以，很多時候，他們的稱讚祇是開玩笑而已，一種名符其實的外交稱讚。但對於中國人…很多人已捨身為國…真的很棒哩！老師棲身在北大時，那是一個充滿著熱血奔騰的文化革命運動之棲身地。在這個文化革命時期，老師由天津到延安考察中國，而老師進修的是中國古代學，一切都已證明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老師這樣認為：我們該理解到中國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必要歷經一個過程的；至於中國有很多太京化的、大漢族主義的，可以說是太漢化了！而我們以中國的大漢族融入自己的大越族…老師在想：我們要有自己個別的，個別的本土文化，而為何一直都要重覆又重覆呢？對中國人來說，牡丹花才漂亮；輪到我們自己，亦一直保持著牡丹花是漂亮的，不對喔！每一個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那個人認為玫瑰花是漂亮的，但我未必認為玫瑰花是漂亮的；另一個人則認為水仙花是漂亮的，但未必呢…所以，當老師在德國的時候，老師才說：我來到越南北方少數民族地區，他們有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我請問德國的大學生們：哪一種花是這個世界上最漂亮的花？回答是：老師，是玫瑰花呢！老師，是水仙花呢！我說：在我國的少數民族，他們生活在陡峭的懸崖上，長滿著用以榨取油脂的油茶樹，每逢三月份，氣候乾燥，是油茶樹花開季節，花兒怒放，遍地片片白茫茫的景象。15歲的少女就要始為人妻，所有的年青人都會去選妻；有才華的年青人能打贏別人的話，就可以把少女佔為己妻，當閣下是戰勝者時，少女就嫁給您；閣下傷勢如何，少女會替您調養。這樣的戰鬥方式，已排除了天然的本質，但是真的很棒！很讚！因其中附和著民族精神，全場都會掌聲如雷。漂亮的花是少女花，少女到了發育時期，就會出現很多很奇妙、有很吸引的魅力。
朱垂蓮：那麼，在老師研究的過程中，老師可有頻頻參考有關西方研究中國學的資料呢？另老師對西方研究中國學的評估如何？

阮文鴻副教授：老師不喜歡研究有關中國則完全跟著中國走，老師喜歡這樣：老師喜歡西方談及中國，正如喜歡世界人士談及越南是怎麼樣的一個國家一樣。有很多很棒的事情

，譬如說：西方寫有關毛澤東，毛澤東是一位傳奇人物、是一位豐功卓績的偉人、是中華民族的一位神…可是，不知道是一位惡神或是善神…？？？而要100年後，才能評估這個問題，真的太棒了！越南與中國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要讚頌時則要讚頌到極點，而要侮辱時也要侮辱到底，若是否定就會徹底否定；因此，越南諺語道出：『失和在先，瓜蛆連連』…『相好，檳榔六瓣祇剖成三；相恨，檳榔六瓣則剖成十』。西方則是有所不同，西方講究哲學，哲學培養理智，西方哲學屬哲理的；而東方哲學屬哲情的。東方與西方對這點的差別相當明顯。所以，東、西兩方結合在一起將會很棒！老師認為：東方與西方之間的文化交集、東方與西方之間的哲學交會甚為重要；這個問題，日本已做得到了…老師愛西方，老師這樣認為：愛西方就好比也愛東方一樣。
朱垂蓮：根據眾多人的評估，對我們越南來說，研究有關中國是十分重要的。以老師的看法，越南在目前這個階段已否對研究有關中國作出適當的投資呢？
阮文鴻副教授：尚未，從未作出任何適當的投資，從未聽到研究有關中國的學者說出任何有價值的事情；老師認為那件事情…有很多已投資了數十億的題材…連續延長了五、六年的時間，但到最後，結果未如所望。
朱垂蓮：以老師來看，研究中國學的現今世代與此前世代的相提並論之下，有何強、弱之處？
阮文鴻副教授：以老師來看，此前世代，研究中國學的學者可以學到古代言語…無論怎麼樣看，中國文化畢竟是五花八門的。正因如此，經過2000多年後，中國人不得不回顧一下：『學而時習之』。這裡的『時』字意非指學而要行，而這個『時』字是指『正時』，即『適當』之含意，那才是重要的。現今世代對此不感興致，受著經濟條件的擺佈；現今時代是金錢的時代、即食麵的時代。那些問題要實事求是地思考，才華是十分重要的。
朱垂蓮：老師亦為參與培訓工作兼講師者，那麼，老師對現今中國學學科的大學生世代有何認同？
阮文鴻副教授：我國的大學生或是中國的大學生？
朱垂蓮：先談談我國的大學生是如何的？。

阮文鴻副教授：現在，我國的大學生競爭力很強…
朱垂蓮：至於研究和講解的方式呢？

阮文鴻副教授：研究和講解的方式嗎？須要陶醉於研究中，最重要的是要慎重、忠實。
朱垂蓮：至於在中國的大學生、在中國研究中國學的學界又如何呢？

阮文鴻副教授：在中國的研究學界尚未真正滿意其有所關的研究結果…
朱垂蓮：老師對未來有關研究中國學的趨勢有何認定？
阮文鴻副教授：以老師的看法：首先，要攻心於有關中國學的科學研究…很多人從事諸多方面的研究：經濟、政治、文化、連外交都…但其研究所寫出來的文章卻缺乏了實質，主要是照著訂貨單去做。老師的經驗就是不能施壓，言者要對其之所言負起責任…
朱垂蓮：在老師研究中國學的歷程中，老師已寫下了很多文章和作品，那麼，直到現在，老師可有在將來要實現的事情但卻難以啟齒的嗎？
阮文鴻副教授：老師預定：今年，可能先出版一本書；其次

，老師還要出版一些詩集呢！接下來，老師將會出版有關中國儒教與韓國、日本和越南等國儒教間之相同和差異的研究
。所有這些問題，都是源自日本、韓國和越南等該國本身的儒教，並不是完全向中國儒教學習的。但問題是現在還沒有錢、還沒有充裕的時間去實現呢！
朱垂蓮：那麼，老師可否透露一下？老師對這等項的研究將預定作怎麼樣的投資呢？

阮文鴻副教授：現在，老師對這等項的研究已有所策劃，關鍵在於目前老師的財力有限，要有經濟能力才能實現。老師有對日本人說，但那些日本人主要是研究有關現代問題、現在的社會問題…
朱垂蓮：那麼，至於中國現在掀起恢復儒教的運動又如何呢？
阮文鴻副教授：以老師的看法：不良的就要克服，可取的則要發揮…至於如何接納西方智識這個問題，我們每一個人都必定會對此作出答案的，問題在於我們不可以失去信念。
朱垂蓮：人家說：21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老師對有關中國未來發展的趨勢有何認定呢？
阮文鴻副教授：老師認為：中國的發展潛能無限，中國各形各色的力量十分龐大。然而，並非祇有單獨一個意見而已，也有其他很多不同的意見呢！以老師的看法，目前趨勢是柔和的力量、大同世界的趨勢、巨大無比的文化力量。
朱垂蓮：還有一個小小且帶有一點點敏感性的問題而已；越---中關係對老師研究有關中國的工作有何影響？

阮文鴻副教授：老師認為：對老師本身不會有很大的影響，包括老師在中國的期間。

朱垂蓮：謝謝老師！
P.S. 制蘭員( 筆名 )( 1920/10/20 ~ 1989/06/19 )
制蘭員，越南著名的現代詩人兼文學家，原姓名為潘玉懽
。生於1920年10月20日 在越南廣治省，甘露縣，甘安
鄉。據悉：作家自認是從前占城國之占族皇家中一個名聲
籍甚的制姓家族園圃裡的蘭花，故以制蘭員為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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